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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卷八  醒敗類　兩決疑假兒再反真　三滅相真金亦是假醒敗類　兩決疑假兒再反真　三滅相真金亦是假

　　詩曰：　　無相之中相忽生，非非是是幾回爭。

　　到頭有相歸無相，笑殺貪人夢未醒。

　　此四句乃惺禪師所作偈語，奉勸世人凡事休要著相。大抵若相的人，都為著貪瞋癡三字。貪瞋總謂之癡，瞋癡總由於貪。

　　貪人之財是貪，貪天之福亦是貪。貪而不得，因而生瞋。

　　瞋人是癡，瞋天尤癡。究竟有定者不可冒，無定者不可執。知其有定，貪他做什麼？知其無定，又貪他做什麼？如今待在下說

一段醒貪的話文，與眾位聽！話說後五代周世宗時，河南歸德府城中有一個人，姓紀名衍祚，家道小康，年近四十，未有子嗣。渾

家強氏，性甚嫉鮅，不容丈夫蓄妾。只有一個婢子，名喚宜男，年已十六，頗有幾分姿色。強氏恐丈夫看上了她，不許她梳好頭，

裹小腳。又提防嚴密，一毫也不肯放空。紀衍祚有個姪兒叫做紀望洪，正是他的亡兄紀衍祀所生。此人幼為父母嬌養，不事生理，

終日嫖賭，十分無賴。父母死了，做叔父的一發管他不下。其妻陳氏，有些衣飾之類，也都被他蕩盡了。虧得他丈人陳仁甫收拾女

兒回去，養在家裡。紀衍祚見姪兒這般不肖，料道做不得種，便把立姪為嗣的念頭灰冷了。哪知望洪見叔父無子，私心覬覦他的家

產，只道叔父不看顧他，屢次來要長要短。及至衍祚資助他些東西，又隨手而盡，填不滿他的欲壑，誅求無厭。強氏因對丈夫說

道：『只為你沒有兒子，故常受姪兒的氣。我前年為欲求子，曾許下開封府大相國寺的香願，不曾還得。我今要同你去完此香願，

你道何如？』

　　衍祚道：『入寺燒香，原非婦人所宜。況又遠出，殊為不便。

　　你若要求子，只在家中供養佛像，朝夕頂禮便了！』強氏聽了這話，便要丈夫供起佛像來。不要木雕泥塑，定要將銅來鑄，又

要放些金子在內，鑄一尊滲金的銅佛，以為恭敬。衍祚依她言語，將好銅十餘斤，再加黃金數兩在內，尋一個高手的鑄銅匠人叫做

容三，喚他到家鑄就一尊滲金銅的佛像，其好似純金的一般光彩奪目。強氏把來供在一間潔淨房內，終日焚香禮拜，祈求子嗣。

　　看看將及一年，並沒有生子的消息。衍祚老妻子不能有孕，心裡便暗暗看中了宜男這丫頭。她雖不梳頭，不纏腳，然只要她的

下頭，哪管她的上頭；只要她的坐腳，哪管她的走腳。常言道：『只有千人做賊，沒有千人防賊。』恁你渾家拘管得緊，衍祚卻等

強氏夜間睡著了，私去與宜男勾搭。正是：任你河東吼獅子，哪知座下走青鸞。

　　從來懼內的半夜裡私偷丫鬟，其舉足動步，都有個名號：初時伏在枕上聽妻子的鼻息，叫做『老狐聽冰』；及聽得妻子睡熟，

從被窩中輕輕脫身而出，叫做『金蟬脫殼』；黑暗裡坐在牀沿上，把兩腳在地上摸鞋子，叫做『滄浪濯足』；行走時恐暗中觸著了

物件，把兩手托在前面而行，叫做『伯牙撫琴』；到得丫鬟臥所，扭扭捏捏，大家不敢做聲，叫做『啞子相打』；恐妻子醒來知

覺，疾忙了事，叫做『蜻蜒點水』；回到妻子牀上，依著輕輕鑽入被窩，叫做『金蛇歸穴』。

　　閑話休提，且說紀祚衍雖然偷得宜男，卻是驚心動膽，不能舒暢。正想要覓個空兒，與她偷一個暢快的，恰好遇著個機會。原

來強氏因持齋奉佛，有個尼姑常來走動。那尼姑俗家姓畢，法名五空，其庵院與城南隆興寺相近，因與寺中一個和尚相熟。這隆興

寺中有兩個住持：一名靜修，一名惠普。靜修深明禪理，不喜熱鬧，常閉關靜坐。惠普卻弄虛頭，講經說法，笑虛男女，特托五空

往大家富戶說化女人佈施作緣。因此五空也來勸強氏去聽經。是時正值二月二十九日，觀音大士誕辰，寺中加倍熱鬧。強氏打點要

去隨喜。衍祚本不要妻子入寺燒香的，卻因有宜男在心，正好乘強氏出外去了，做些勾當，便不阻當她。只預先一日，私囑宜男，

教她推說腹痛，睡倒了。至次日，強氏見宜男抱病，不能跟隨，便只帶家人喜祥夫婦跟去，留下一個十二歲的小廝興兒，與宜男看

家。衍祚初時也隨著妻子一同入寺，及到法堂，男東女西，分開坐下，等候慧普登座講經。衍祚便捉空從人叢裡閃將歸來，與宜男

歡會一番，了其心願。但見：老婆入寺，為看清淨道場；丈夫歸家，也是極樂世界。

　　一個化比丘身，對世尊五體投地；一個現歡喜相，把丫鬟兩腳朝天。從前黑夜中，匆忙勾當，只片時雨散雲收；如今白日裡，

仔細端詳，好一歇枝搖葉擺。向怪作惡的龜山水母，並不放半點兒鬆；何幸好善的獅子吼佛，也落下一些兒空。仗彼觀音力，勾住

了羅剎夜叉；多賴普門息，作成了高唐巫峽。一向妻子坐繡房持咒，倒像替丈夫誦了怕婆經；今日老荊入佛寺聽經，恰似代侍兒念

了和合咒。全虧我佛開方便，果然菩薩會慈悲。衍祚了事之後，喚過小廝興兒來，吩咐道：『大娘歸時，切不可說我曾來家！』吩

咐畢，悄地仍到寺前，恰好接著強氏轎子，一同回來。強氏並不曉得丈夫方纔的勾當。

　　哪知宜男此會已得了身孕，過了月餘，但覺眉低眼慢。強氏見得有些蹺蹊，便將宜男拷問起來。宜男只得吐出實情。強氏十分

惱怒，與丈夫廝鬧。衍祚懼怕妻子，始初不敢招承，後被逼問不過，只得承認了。強氏捶臺拍桌，大哭大罵，要把宜男賣出去。正

是：夫人會吃醋，吃醋枉吃素。

　　自己不慈悲，空拜慈悲父。

　　強氏自此每日辱罵宜男，准准地鬧了一兩個月。一日走進佛堂燒香，卻對著這尊銅佛像，狠狠地數說道：『佛也是不靈的。我

這般求你，你倒把身孕與這賤碑，卻不枉受我這幾時香火了！』一頭拜，一頭只顧把佛來埋怨。

　　卻也作怪，強氏那日說了這幾句，到明日再進佛堂燒香時，供桌上早不見了這尊銅佛。強氏吃了一驚，料必被人盜去。家中只

有喜祥夫婦並興兒、宜男四個人，強氏卻要把這盜佛的罪名坐在宜男身上，好打發她出去。宜男哪裡肯招承，強氏正待要拷打宜

男，卻早有人來報銅佛的下落了。那報事的乃是本城富戶畢員外的家人，叫做吉福。原來這尊銅佛在畢員外家裡。

　　你道是哪個盜去的？卻就是喜祥這廝盜去的。他聞得主母對著佛像口出怨言，是夜便悄地將銅佛偷了，明早拿到畢員外家去賣

了十兩銀子。這畢員外叫做畢思復，為人最是貪財。尼姑五空就是他的嫡堂姑娘，他常聽得姑娘說：『紀家有個滲金的銅佛，鑄得

十分精美。』今恰遇喜祥盜將來賣與他，他便把賤價得了。家人吉福知道是喜祥偷來賣的，要分他一兩銀子，喜祥不肯，吉福懷

恨，因此到紀家報信。及至紀衍祚問他盜佛的是誰？

　　吉福卻又不肯實說。衍祚也八分猜是喜祥，只因喜祥是妻子的從嫁家人，妻子任之為心腹，每事護短，故不敢十分盤問。只將

五錢銀子，與吉福做了賞錢。再將銀十兩，就差喜樣到畢家去贖。吉福又私囑喜祥道：『我在你主人面前不曾說你出來，你見了我

主人，也切不可說是我來報信的。』喜祥應諾。見了畢思復，只說家中追究得緊，故此將銀來贖。畢思復正貪這尊滲金銅佛買得便

宜，不捨得與他贖去。心生一計，只推銀色不足，要他去增補，卻私與吉福商量，連夜喚那鑄佛匠人容三到家，許他重賞，教他這

樣鑄成一尊純銅佛像，要與滲金的一般無二。

　　紀家補銀來贖時，又推員外不在家，一連捺遲了好幾日，直等容三鑄假像來搠換了，然後與他贖去。那真的卻把來自己供養。

　　正是：

　　貪金暗把奸謀使，奉佛全無好善心。

　　衍祚得了佛像，並不知是假的，依前供在佛堂中。

　　強氏見佛已贖還，那盜佛的罪名，加不得在宜男身上了，卻只是容她不得，終日尋鬧，非打即罵。衍祚看了這般光景，料道宜

男難以容身，私與喜祥計議，要挽一個人來討她去暗地養在外宅。哪知喜祥這奴才倒把主人的話，一五一十都對主母說了。強氏大

怒，問喜祥道：『這老無恥恁般做作，叫我怎生對付他？』喜祥獻計道：『主母要賣這丫頭，不可賣與小家，恐主人要去贖；須賣

與豪門貴宅，贖不得的去處，方杜絕了主人的念頭。』強氏聽計，便教囑咐媒婆，尋個售主。過了幾日，尼姑五空聞知這消息，特

來做媒，要說與姪兒畢思復為妾。原來畢思復也是中年無子，他的妻子單氏極是賢淑，見丈夫無子，要替他納個偏房。五空因此來



說合。強氏巴不得宜男離眼，身價多少也不論，但恐丈夫私自去贖了。五空道：『這不消慮得。

　　我家姪兒曾做過本城呼延府尉的乾兒，今在你官人面前，只說是呼延府裡討去便了。』強氏尚在猶豫，五空曉得強氏極聽喜祥

言語的，便私許了喜祥二兩銀子，喜祥遂一力攛掇主母允了。

　　乘衍祚下鄉收麥不在家中，強氏竟收了畢家銀十六兩，叫他即日把轎來抬了宜男去。喜祥又恐宜男不肯去，卻哄她道：『主人

怕大娘不容你，特挽五空師父來說合，討你出去，私自另祝』宜男信以為然，恁他們簇擁上轎，抬往畢家去了。衍祚歸家，不見了

宜男，問喜祥時，只說呼延府中討去了。衍祚不勝懊恨，又懼怕老婆，不敢說什麼，唯有仰天長嘆而已！正是：侯門一入深如海，

從此蕭郎是路人。

　　不說衍祚思念宜男，無計可施。且說宜男到了畢家，方知主母把她賣了，放聲大哭，欲待尋死，又惜著自己的身孕。正沒奈

何，不想吉福打聽得宜男是有孕的，便對主人備言其故，說道，『主人被五空師太哄了！』畢思復即請過五空來，把這話問他。五

空道：『並沒此事，是誰說的？』思復道：『是吉福說的。』五空道：『他因不曾得後手，故造此謗言，你休聽他！』

　　思復將信將疑，又把這話對渾家說，叫她去盤問宜男。此時宜男正哭哭啼啼，不願住在畢家，竟對單氏實言其事，說道：『我

自二月裡得了胎，到如今五月中旬，已有了足三個月身孕。

　　今雖被主母賣到這裡，此身決不受辱。伏乞方便，退還原主則個！』單氏將此言對丈夫說知。思復道：『我真個被五空姑娘哄

了。今當退還紀家，索取原價。』單氏道：『他家大娘既不相容，今若退還，少不得又要賣到別家去。不如做好事收用了她罷！』

思復道：『若要留她，須贖些墮胎藥來與她吃了，出空肚子，方好重新受胎。』單氏沈吟道：『這使不得。一來墮胎是極罪過，你

自己正要求子，如何先墮別人的胎？二來墮胎藥最利害，我聞懷孕過了兩月，急切難墮，倘藥猛了些，送了她的命，不是耍處，三

來就墮了胎，萬一服過冷藥，下次不服受胎，豈不誤事？不若待她產過了，那時是熟肚，受胎甚便，回來還有個算計。你一向艱於

得子，她今到我家，若七個月之後就產了，那所產的男女便不要留；倘或過了十個月方產，便可算是我家的骨血，留他接續香煙，

有何不可？』思復聽了，點頭道：『也說得是。』便把宜男改名子姐，叫她在房裡歇下。

　　宜男是夜恐思復去纏她，將衣帶通縛了死結，和衣而臥。至黃昏以後，思復睡在渾家牀上，忽然腹痛起來，連起身瀉了幾次。

　　到明日，神思睏倦，起身不得。延醫看視，醫人道：『不但腹疾，又兼風寒，須小心調理。』單氏只疑丈夫夜間起身時，已曾

用過宜男，或者害了陰癥。哪知思復並不曾動彈，只因連起作瀉，冒了些風，故兩病交攻，直將息了兩三個月，方纔稍可，尚未能

痊癒。宜男因此幸得不受點污，日日去佛堂中拜佛，願求腹中之孕至十三個月方產，便好替舊主人留下一點骨血。這也是她不忘舊

主的一片好心。有詩為證：侍兒含淚適他門，不望新恩憶舊恩。

　　況復留香原有種，忍同萍草去無根。

　　單氏見宜男日日禮佛，便指著佛像對她說道：『這尊銅佛，原是你舊主人家裡來的。』宜男道：『我正疑惑這尊佛與我主人家

裡的一般，原來就是這一尊。但當日被人偷來賣在這裡，我家隨即贖歸，如何今日還在？』單氏便把喜祥偷賣，吉福商量搠換的話

一一說了。宜男嗟嘆道：『我始初只道我主人佛便贖了去，人卻不能贖去。誰知佛與我也是一般，只有來的日，沒有去的日。』因

也把吉福報信討賞錢的話，對單氏說了。單氏隨即喚吉福來罵道：『你這不幹好事的狗纔，家主前日買了銅佛，你如何便去紀家報

信？你既去報信，騙了紀家的賞錢，如何又攛掇主人搠換他的真佛？我若把你報信的事對家主說知，怕不責罰你一場！今恐他病中

惹氣，權且隱過，饒你這狗纔！』

　　當下吉福被單氏罵得垂首無言，心裡卻又起個不良之念，想道：『既說我不幹好事，我索性再走個道兒。』便私往銅匠容三家

裡去，與他商量，要他再依樣鑄一尊銅怫，把來搠換那尊滲金的來熔化了，將金子分用。容三應允，便連夜鑄造起來。他已鑄過這

佛兩次，心裡甚熟，不消看樣，恁空鑄就一尊，卻是分毫無二。吉福大喜，遂悄地拿去，偷換了那尊滲金的真佛，到容家來熔化，

指望分取其中的金子。不想這尊佛卻甚作怪，下了火一日，竟熔不動分毫。兩個無計奈何，商量了一回，只得把這尊佛拿到呼延府

裡去當銀十兩，大家分了。正是：偷又逢偷，詐又逢詐。

　　行之於上，效之於下。

　　單氏與宜男並不知怫像被人偷換去，只顧燒香禮拜，宜男便禱求心事，單氏卻祈保丈夫病體。誰想思復身子恰纔好些，又撞出

兩件煩惱的事來，重複增玻你道為何？原來思復平昔極是勢利，有兩副衣妝、兩副面孔：見窮親戚，便穿了舊衣，攢眉皺目，對他

愁窮；見富貴客，便換了好衣，脅肩諂笑，奔走奉承。他有個嫡堂兄弟畢思恆，乃亡叔畢應雨之子，為人本分，開個生藥鋪，只是

本少利微，思復卻並不肯假借分毫。那紀望洪的丈人陳仁甫，就是思復的母舅，家貧無子，只生一女，又嫁女婿不著，自養在家，

思復也並不肯看顧他。只去趨奉本城一個顯宦呼延仰。那呼延仰官為太尉，給假在家，思復拜在他門下，認為乾兒，饋送甚豐，門

上都貼著呼延府裡的報單。

　　三年前有個秀才畢東釐，向與畢思恆相知，因特寫個宗弟帖兒，到思復家裡來拜望。思復道是窮秀才，與他纏不得的，竟璧還

原帖，寫個眷侍教生的名帖答了他。畢東釐好生不悅。不想今年應試中了進士，歸家候眩恰值呼延仰被人劾奏，說他私鑄銅錢，奉

旨著該地方官察報。思復恐累及了他，忙把門上所貼呼延府裡的報單都揭落了。瞞著兄弟畢思恆，私去拜見畢東釐，要認了族兄，

求他庇護。畢東釐想起前情，再三作難。思復送銀二百兩，方買得一張新進士的報單，貼在門上。不隔幾時，呼延仰鑄錢一事，已

得彌縫無恙。畢東釐卻被人劾奏，說試官與他有親，徇私中式，奉旨著該部查勘。東釐要到部裡去打點，缺少些使費，特央人到思

復處告借百金。思複分毫不與，說道：『我前日已有二百金在他處，如今叫他除了一百兩，只先還我一百兩罷。』東釐大怒，遂與

思復絕交。又過幾時，東釐查勘無恙，依然是個新進士。本府新到任的僉判卞芳胤，正是東釐的同年。

　　思復卻為遣吉福出去討債，逼死了一個病人，被他家將人命事告在僉判臺下。思復病體初痊，恐屍親到家囉唣，只得權避於畢

思恆家中，就央思恆致意東釐，求他去卞公處說分上。

　　東釐記著前恨，詐銀五百兩，方纔替他完事。

　　思復受了這場氣，悶悶而歸，正沒好心緒，又值尼姑五空來向他討銀子。原來五空當初曾將銀百兩，托付思復盤利，今見他為

了官司，恐銀子耗費了，後來沒處討，故特來取索。思復焦躁道：『哪見得我就還不起了，卻這般著急？出家人要緊銀子做什？況

姑娘的銀子，姪兒也拿得的。我今竟賴了不還，卻待怎麼？』五空聽說，嚷將起來道：『你怎說這般欺心的話？

　　姑娘的銀子好賴，出家人的銀子，倒沒得到你賴哩！』當下嚷鬧了一回，單氏再三勸開。五空暗想：『我當初不把銀子借與窮

姪思恆，特把來付與富姪思復。只道萬無一失，誰知今日富的倒這般欺心，卻不反被思恆非笑麼？』心中十分憤怒。她平日也常到

呼延府裡走動的，因把這話告訴了太尉的小夫人，方待要央她府裡的人去討。恰好思復又犯了一件事，正落在呼延太尉手裡：時值

秋盡冬初，思復到莊上養病，就便收租，有個頑佃叫做陶良，積欠租米不還，思復把他鎖在莊裡。哪知陶良的妻子卻與吉福有私，

吉福竟私開了鎖，放走陶良，倒叫他妻子來莊裡討人；又指引她去投了呼延太尉。呼延仰正因前日有事之際，思復便撇卻了乾爺，

心甚不樂。今日思復為了事，他便乘機包攬，也索要五百金，方保無虞。思復只得變賣些產業，湊得五百兩奉送。又被太尉於中除

去一百兩，還了五空，只算收得四百兩。思復沒奈何，只得把莊房也典了，再湊百金，送與太尉，方纔罷休。思復氣得發昏，扶病

歸家，又跌了一跤，中了風，成了個癱瘓之疾，臥牀不起。可憐一個財主，弄得貧病交併。

　　當初向親戚愁窮，今番卻真個窮了。有詩為證：貧者言貧為求援，富者言貧為拒人。

　　一是真兮一是假，誰知弄假卻成真。

　　思復臥病了四五個月，不覺又是來年季春時候，宜男方產下一個孩兒。自舊歲二月中受胎，至是年三月中生育，算來此孕果然

是十二個月方產的了。單氏不知就裡，只道她舊年五月中進門，至今生產恰好十月滿足，好生歡喜。對丈夫道：『這是我家的子息



無疑了。』思復在枕上搖頭道：『這不是我生的。

　　我自從納妾之夜，便患病起來，一向並未和她沾身。這孩子與我一些相干也沒有。』單氏低言道：『你今抱此不起之疾，眼見

得不能夠養兒子的。你看如今周朝皇帝，也是姓柴的頂受姓郭的基業，何況我庶民之家，便將差就錯，亦有何礙？』思復沈吟道：

『且再商量。』又過了月餘，為家中少銀用度，只得將這尊銅佛去熔化，指望取出金子來用。不想熔將起來竟是純銅，全無半點金

子在內。思復驚訝，喚過宜男來問時，宜男道：『我當初親見舊主人將黃金數兩放入裡邊鑄就的，如何沒有？』

　　思復只疑當日搠換的時節拿錯了，再叫吉福來詢問。吉福道：『並不曾拿錯。』單氏胡猜亂想，對丈夫道：『多應是神佛有

靈，不容你搠換那尊真的，竟自己歸到紀家去了。』思復聽說，心裡驚疑，愈覺神思恍惚。忽又聞呼延仰被人首告他交通遼國，奉

旨提解來京，從重問罪，家產籍沒入官。思復因曾做過他的乾兒，恐禍及其身，吃這一驚不小，病體一發沈重起來。看看一命懸

絲，因請母舅陳仁甫與兄弟畢思恆來，囑託後事。指著宜男對二人道：『此人進門之後，我並不曾近她，今所生之子，實非吾子。

我一向拜假父、認假兄，究竟何用？今又留這假子做什麼？我死之後，可叫紀家來領了他母子二人去。我今只存下薄田數十畝，料

娘子是婦人家，怎當得糧役之累？我死後，也求母舅作主，尋個好頭腦，叫她轉嫁了罷。所遺薄田並腳下住房，都交付與思恆賢弟

收管。我一向雖不曾照顧得賢弟，乞念手足之情，代我料理糧役，我死瞑目矣！』說罷，便奄然而逝。正是：人當將死言必善，鳥

到臨終鳴也哀。

　　單氏哭得死去活來，仁甫與思恆再三解勸。單氏含淚道：『丈夫叫把宜男母子送還紀家，這還可聽。至若叫我轉嫁，此是他的

亂命，我寧死不從！』思恆道：『嫂嫂若有志守節，這是極爭氣的事。凡家中事體，我自替你支持便了。』當日殯殮之後，單氏便

將一應文書帳目交付思恆。又將自已釵簪之類，叫他估價變賣，營運度日。思恆便親到鄉間踏勘田畝，一向被吉福移熟為荒、作弊

減額的，都重新較正。又將變賣簪釵的銀兩，贖了幾畝好田。單氏得他幫助，安心守節。只有宜男母子，未得了當。與思恆商議，

要依丈夫遺命，退還原主。思恆道：『須得原媒去說。』單氏道：『原媒是五空師太。她因素銀惹氣之後，再不上門。如今怎又去

央她？不若陳舅公與紀家有親，就煩他去說罷。』思恆道：『如此卻好。』單氏便請陳仁甫來，央他到紀衍祚家去說知其事，叫他

快來領了宜男母子二人去。

　　正是：

　　不許旁枝附連理，誰知落葉又歸根。

　　話分兩頭。且說紀衍祚自宜男去後，終日長吁短嘆，與強氏夫妻情分漸覺冷淡了。縱然她屢發雷霆，怎當得凍住雲雨。

　　強氏氣惱不過，害出病來。病中怨恨奉佛無效，遂破素開葷。

　　病勢日甚一日，醫、禱莫救。不上半年，嗚乎哀哉了。臨終時還怨恨神佛無靈，吩咐衍祚將這尊銅佛熔化了，不要供養。有一

曲《黃鶯兒》單說那強氏平日奉佛，臨終恨佛的可笑處：奉佛已多年，到今朝忽改前，心腸本與佛相反。香兒枉拈，燭兒枉燃，平

生真性臨終見。聽伊言，聲聲恨佛，誓不往西天。

　　強氏死後，衍祚不肯從她亂命，仍將佛像供奉。又每七延僧禮懺，超及陰魂。七終之後，便有媒婆來說親，也有勸他續弦的，

也有勸他納妾的。衍祚只是放宜男不下，想著：『這三個月身孕，不知如何下落了？』時常到呼延府前打聽消息。原來呼延仰有妾

倪氏，小字鸞姨，當呼延仰被逮之時，她乘鬧裡取了些資財，逃歸母家。恰好畢東釐要娶妾，便娶了她去。衍祚打聽差訛，把倪鸞

認做宜男，只道她做了畢進士的小夫人，十分懊恨。不想陳仁甫來對他說了宜男母子之事，衍祚將信將疑。仁甫道：『我感親翁平

日間看顧小女之德，故特來報知。

　　你若不信，可就同到畢家去看。』衍祚便隨著仁甫，到了畢家。

　　仁甫喚宜男出來相見。宜男見了舊主，淚流滿面。衍祚見宜男手中抱著個孩兒，梳頭纏腳，打扮齊整，比前出落得十分好了，

又喜又悲。再抱過那孩子來看，只見左足上有一個駢指，衍祚大喜。原來衍祚自己左足上，也有個駢指。當下脫出來與眾人看了，

都道：『這孩子是他養的無疑　！』次日，衍祚即取原價十六兩送去，分外再加十兩，酬謝大娘單氏保全之德。是夜便迎接宜男母

子回家，兩下恩情，十分歡暢。正是：去而復來，離而復遇。

　　後主卻是前夫，新寵卻是舊婢。

　　繼父即是親爹，假兒即是真嗣。這場會合稀奇，真個出其不意。宜男是夜把上項事一一細述。衍祚方知盜佛的是喜祥，與主母

商量，瞞著主人賣宜男的也是喜祥，心中大怒。次日即喚喜祥來責罵了一場，把他夫婦逐出不用。另收個家人叫做來寧，此人甚是

小心謹慎，其妻也甚老成得用。又僱一個養娘，專一保抱孩兒。把孩兒喚名還郎，取去而復還之意。

　　哪知姪兒紀望洪聞了這消息，想道：『叔父一向無子，他傢俬少不得是我的。如何今日忽然有起兒子來？此明係畢家之種，怎

做得紀家之兒？』便走到衍祚家中來發話，衍祚只不理他。望洪忿怒，竟將非種亂宗事，具呈本府僉判卞公案下。衍祚聞知，也進

了訴詞，引畢家母舅陳仁甫為證。卞公拘齊一干人來審問，衍祚將十三個月產兒的事說了一遍。卞公再問陳仁甫時，也是一般言

語。望洪只是爭執不服，卞公命將還郎抱來，與衍祚當堂滴血，以辨真偽。說也奇怪，衍祚一點血滴入水盆內，凝在盆底下，先取

別個小兒的滴下去，並不調和，及至還郎那點血滴下盆時，只見衍祚這點血冒將起來，裹住了還郎的血並成一塊，堂上堂下眾人見

了，都道兩人的是父子，更無疑惑。正是：是假難真，是真難假。

　　一天疑案，渙然冰解。

　　卞公審明瞭紀家父子，知紀望洪所告是虛，罵了幾句，即時逐出。望洪好生羞憤，心裡想要別尋事故，中傷叔父。過了年餘，

適值朝廷因錢法大壞，要另選好銅鑄錢，降下聖旨：『凡寺院中有銅鑄的佛像，都要熔來應用。民家若有銅佛像，官府給價收之，

私藏者有罪。』當時朝臣有奉佛的，上疏說佛像不宜熔毀。周世宗御筆批答道：佛以善道化人，苟志於善，即為奉佛。彼銅像豈所

謂佛耶？

　　且朕聞佛在利人，雖頭目猶捨以佈施。若朕身可以濟民，亦非所惜也。

　　此旨一下，誰敢道個不字。看官，你道朝廷要鑄新錢，自當收取舊錢的銅來用，何至毀及佛像？原來那時錢法壞極，這些舊錢

純是鉛沙私鑄，並沒些銅氣在內、所以毫無用處。有一篇譏笑低錢的文字說得好：號曰青蚨，呼雲赤亥，雖有其名，全無其實。百

兮不滿寸，千兮不滿尺。親如兄兮用不通，母權子兮行不得。杜甫一錢看不來，劉寵大錢揀不出。孔褒見此可無論，和嶠對此可無

癖。

　　卜式輸之寧足奇，崔烈入之何足惜。呼盧劉毅未以豪，日費何曾仍是嗇。十萬腰纏輕若無，鶴跨揚州不費力。追念大公九府

時，豈料凌夷至今日。

　　當下官府奉旨出示，曉諭民間，凡有銅佛像在家者，親自賫赴官司領價。私藏不報者，即以抗旨論。紀望洪見了這告示，想起

叔父有一尊銅佛在家，便又到僉判卞公處，首告他抗旨私藏銅佛。卞公即差人拘紀衍祚到官詢問，衍祚稟道：『銅佛是有的，但有

金子在內，不是純銅的。又且神靈顯應，恐怕熔毀不得。故不敢報官。』卞公道：『怎見得神靈顯應？』衍祚將畢家換去重來的一

段話說了。卞公笑道：『不信銅鑄的佛能自去自來。若果能如此，也不被人偷了。可快取來熔化，熔出金子來，你自領去。』說

罷，便著原差同衍祚去熔了來回話。衍祚不敢違命，只得同著公差將佛像去熔起來，卻並不見有一些金子在內。衍祚驚得木呆。公

差即押著衍祚，賫了所熔的銅，當堂稟復。卞公道：『我說佛像豈有自去自來之理，這都是你支吾之詞。』衍祚叩頭道：『畢家明

明搠換，後來熔化時，卻不見有金子。此是實情。』卞公沈吟道：『如此看來，一定畢家以假換真之後，又有人偷換他真的去了。

』因問：『當時鑄佛的銅匠是誰？』衍祚說出容三名字。卞公道：『只喚容三來問，便曉得那真的下落了　！』當晚便差人拘喚容

三。次日早堂奴手到，卞公再三究問，容三料賴不過，只提招出實情。說道：『此皆畢家吉福指使。』卞公道：『這佛若當在呼延



府中，已經籍沒入官，不可追究。今只拿吉福來，問他個欺盜之罪便了！』

　　說罷，正要出差拘提吉福，恰好畢家把叛奴盜逃的事來呈告。

　　原來吉福被畢思恆查出以前許多弊端，料道難以安身，竟於數日前私往鄉間，冒討了一船租米，不知逃往哪裡去了。故此畢思

恆遣家屬來遞狀，懇求緝捕。卞公看了狀詞，一面出差緝捕，一面吩咐將容三押赴鑄錢局裡當官，不許放歸，待緝獲吉福面質明

白，然後發落。衍祚給與銅價，釋放寧家。

　　紀望洪本要中傷叔父，哪知卞公並不曾難為他，一發羞惱。

　　因又起個兇惡念頭，思量要去拐盜那還郎，早晚常到衍祚門首往來窺伺。一日，衍祚替亡妻強氏舉殯，宜男也同到墓所送葬，

只叫來寧夫婦隨去，將還郎交付養娘收管，與小廝興兒一同看家。那時還郎已三歲了，當宜男早起出門時，他正睡熟，及至清晨醒

來，不見了母親，只管啼哭，定要興兒抱去尋覓。

　　養娘騙他不住，只得叫興兒抱他去門前玩耍。興兒與他耍了一回，聽得養娘在內叫道：『興兒，你把小官人來與我抱了。你自

上鄰家取火。』興兒應了一聲，卻待抱還郎進去，還郎哪裡肯？興兒只得把他放在門檻上，空身入內，到廚下去尋取引火的紙板。

誰知紀望洪那時也假意要來送殯，起早地走來，卻見還郎獨自一個坐在門前，便起歹念，哄他道：『你要尋哪個？

　　我抱你去尋。』那小孩子不知好歹，竟被他抱在懷裡，一道煙走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望洪抱了還郎，穿街過巷，一霎時跑出

城外。正走之間，劈面遇著了喜祥，叫道：『大捨，你抱這小官人到哪裡去？』望洪知喜祥被叔叔責逐，必然不喜歡主人的，便立

住了，把心話對他說知。喜祥道：『你來得正好。我自被逐之後，便去投靠了畢東釐老爺。他的小夫人鸞姨另居在莊上，離此只一

二十里遠近。前年那小夫人懷孕將產，恰遇畢爺選了京官，赴京去了。小夫人產了一女，卻只說是男，使我到京中報喜。畢爺住在

京師二年有餘，目下大夫人死了，要接取小夫到京同祝小夫人急欲尋個兩三歲的孩兒，假充公子去騙主人，正苦沒尋處。你若把這

孩子賣與她，倒可得幾兩身價，我們兩個同分何如？』望洪喜道：『如此最妙。』便與喜祥到飯店中吃了飯，抱著還郎一同奔至莊

上。喜祥抱還郎與鸞姨看，鸞姨見還郎眉清目秀，年紀又與自己女兒相同，十分中意，便將十兩銀子買了。喜祥與望洪各分了五

兩，望洪自回家去訖。

　　鸞姨把所生女兒，命喜祥抱去寄養在莊後開腐店的王小四家，與他十兩銀子，吩咐他好生撫育，待過幾時，設法領回。小四領

諾。鸞姨自帶了假公子，與喜祥夫婦起身赴京，不在話下。

　　且說那日紀家的養娘見興兒空身入來，忙走出去看時，還郎已不見在門前了。慌得養娘急走到街上叫喚，並不見答應。

　　忙呼興兒到兩邊鄰捨家尋問，奈此時天色尚早，鄰舍開門的還少。

　　有幾家開門的，都說不曾見。養娘與興兒互相埋怨，河頭井裡，都去張得到，更沒一些影兒。慌亂了一日，到得夜間，衍祚與

宜男歸家，聽說不見了還郎，跌腳捶胸，一齊痛哭起來。

　　正是：

　　璧去復歸誠有幸，珠還再失待如何。

　　衍祚寫著招子，各處黏貼，哪裡有半分消息，眼見得尋不著的了。自嘆命中無子，勉強不得。宜男因哀念孩兒，時常患玻看看

又過了三四年，更不見再產一男半女。

　　衍祚因想起亡妻強氏，當初曾許下開封府大相國寺香願不曾還得，或因這緣故，子息難招，便發心要去還願。擇下吉日，吩咐

養娘與來寧妻子，好生伏侍宜男，看管家裡，自己卻帶了來寧，起身往開封府去。在路行了幾日，忽一夜，投一個客店歇宿，覺得

臥榻上草褥之下纍纍有物，黑暗中伸手去摸時，摸出一個包兒，像有銀兩在內，便把來藏過。至天明打開一看，果然是一包銀子。

裡面寫道白銀十五兩，共九錠五件，銀包麵上有個小紅印兒，乃是『畢二房記』四字。衍祚看了，想道：『這客人失落了這東西，

不知怎樣著忙？幸喜是我拾了，須索還他。』當日便不起身，住在店中等了一日，卻不見失銀的人來。衍祚暗想：『我若只顧住在

此呆等，誤了我燒香的事，如何是好？』沈吟一回，心生一計，把那包銀子封好交付店主人，說道：『這包銀兩是一個姓畢的舍親

暫寄我處，約在此間店裡還他的。今不見他來，或者他已曾來過，因不見我，又往近邊那裡去了。即日少不得就要轉來。但我卻等

他不及，只得把這銀子轉寄貴店，我自去了。他來問時，煩你替我交還他，幸勿有誤！』店主人指著門前招牌道：『我這裡有名的

張家老客店，凡過往客官有什東西寄頓在此，再不差誤的。』衍祚大喜，便另自取銀三錢，送與店主人，作寄銀的酬儀。又叮囑

道：『須記舍親姓畢，房分排行第二，不要認錯了別人。』店主人接了銀子，滿口應承。衍祚臨行，又再三叮嚀而別。

　　不則一日，來至開封府。那所在是帝王建都之處，好不熱鬧。衍祚下了寓所。到次日，那往大相國寺進過了香，在寺中隨喜了

半晌。回寓吃了午飯，叫來寧隨著，帶了些銀兩在身邊，到街市上閑行，看些景致，買些土宜。閑步之間，偶然走入一條小巷裡，

見一個人家，掩著一扇小門，門前掛個招牌，上寫道：『侯家小班寓』，只聽得裡面有許多小孩子歌唱之聲。衍祚立住腳聽了一

回，歌聲歇處，卻聞得一個孩子啼哭甚哀，又聞有人大聲叱喝。衍祚正聽間，只見對門一個老者扶杖而立，口中喃喃他說道：『可

憐這孩子也是好人家出來的，若遇個做好事的人收了他去，倒是一場陰德。』衍祚聽說，便向老者拱拱手，問其緣故。老者道：

『有個刑部員外畢老爺，諱東釐，是歸德府人。他有個小夫人倪氏，叫做鸞姨，生下個公子，畢爺愛如珍寶。不想近日畢爺病故，

鸞姨也死了。他家裡大叔說這公子是抱來的，不是親生之子。因此他家的大公子畢獻夫竟自扶柩回鄉，把這小孩子丟在京中。恰遇

這對門教戲的侯師父，收養在家，要他學戲，他不肯學，所以啼哭。』衍祚聞言，惻然道：『我也是歸德府人，與畢東釐同鄉。待

我收留了這孩子去罷。』老者道：『客官當真麼？這是一件好事體。』衍祚道：『就煩老丈替我去說一說！』老者便扶著杖，走過

大門，喚那姓侯的出來，對他說知其意。那人道：『這孩子既不肯學戲，我留他也沒用。但我已白養了他三五個月了。』衍祚道：

『這不難，我自算飯錢還你。』便向身邊取出白銀三兩奉送。那人接了銀子，歡天喜地，就去引出那孩子來，交與衍祚領去。衍祚

又將幾錢銀子謝了那老者。然後叫來寧領著孩子，回到寓所，替他梳洗了一番。仔細看他的面龐，卻與還郎的面彷彿相似。

　　問他年紀，說是八歲，算來還郎若在，也是八歲了。衍祚甚是驚疑。再細問他親生父母是何人？孩子道：『我幼時失散，不記

得了。只聽得有人說，我是三歲時被人在歸德府城中偷出去的。』衍祚聽說，一發驚訝。

　　便去脫他的左足來看，卻一樣有駢指在上，不覺又驚又喜，抱著孩子哭道：『你就是我親兒還郎了。你認得我父親麼？』

　　遂把以前失散的緣故對他說了。還郎才曉得衍祚就是自己的親父。正是：再經失散悲何限，重得團圓喜倍常。

　　衍祚得了還郎，歡喜無限，即日起身，趕回家中，說與宜男知道。宜男喜出望外，捧著還郎，相抱而泣。一向宜男為思念孩

兒，常常患病，今既得還郎之後，身子漸漸好了。倒是還郎因在侯家受了些瞅唧，飢飽不時，又長途跋涉而歸，身子有病，延醫調

治，纔得痊可。醫生又寫下個藥方，教衍祚合一料丸藥與他吃。衍祚依言，便往畢思恆店裡去買藥。原來思恆與衍祚雖存識面，卻

不相熟，當下看了藥帳，該價銀二兩。衍祚稱銀與他，卻稱錯了，稱了三兩。思恆忙取出一兩來奉還。衍祚謝道：『難得你這樣好

人。』思恆笑道：『我今還你這一兩銀子，何足為奇！我前日曾帶十五兩銀子出去賣藥，卻遺失在一個客店裡。兩日後纔去尋，以

為必落他人之手。不想遇著個好人，竟把來寄與店主人，送還了我。可惜不曾曉得那人的姓名！』衍祚便道：『可是張家老客店裡

麼？所失之銀可是九錠五件麼？銀包上可是有』畢二房記」一個小紅印的麼？』思恆失驚道：『老丈如何曉得？莫非還銀的就是老

丈麼？』衍祚笑道：『然也！』思恆忙跳出櫃來，恭身施禮，叫夥計看了店，自己陪衍祚到裡面堂中坐下，置酒相款。因問衍祚有

幾位令郎，衍祚道：『只有一子，年方八歲。』因把向來多蒙令嫂保全，後來失而復遇的話說了一遍。』思恆道：『此皆老丈盛德

之報。』

　　因問令郎曾有姻事否？衍祚道：『還未！』思恆道：『小弟有一女，恰好也是八歲。意欲與令郎聯姻，未識尊意若何？』衍祚

道：『既蒙不棄，何敢推卻。』思恆大喜。當下兩人盡歡而別。衍祚回家，對宜男說知其事。宜男想起單氏恩義，也要與畢家聯一



脈親，便叫衍祚去央陳仁甫為媒，擇日下聘，兩家行禮，俱頗豐盛。

　　卻又動了紀望洪覬覦之心，走到陳仁甫家來說道：『我叔父一向所認的還郎，已不見了，合當立我為嗣。如何又到外邊去尋個

來歷不明之子為子，岳父又替他做媒定親？』仁甫素怪女婿無賴，由他自說，便不理他。望洪懷憤，又要到官司告理。

　　原來僉判卞芳胤，向已去任，今又恰好昇了本府太守。望洪又到他臺下告狀。卞公道：『此事我前已斷過，如何又告？』望洪

訴出上項情由，卞公即拘衍祚來審。衍祚備言還郎三歲失去，八歲復遇的緣故。卞公道：『有何恁據？』衍祚道：『有腳上駢指可

證。』望洪便道：『天下有駢指的人也多，那見得畢刑部的假子就是叔父的親兒？』卞公對衍祚道：『你前番以滴血辨出父子，如

今可再與他滴血便了。』當下衍柞與還郎又復當堂滴起血來，卻與第一次滴血一般無二。卞公道：『你二人是父子無疑了。但不知

你的兒子，怎生到了畢刑部家裡去。這個緣故，也鬚根究明白。畢刑部是我同年，待我請他的公子來問，即知端的。』便吩咐衍祚

等一干人且暫退門外，待請畢公子來問了再審。卞公退堂，隨即差人持名帖到畢鄉宦家，請他公子畢獻夫來會話。此時畢公子纔扶

柩歸來，在家守制，忽聞卞公相請，不敢遲延，即刻來到府中。卞公邀入後堂，相見敘坐，寒溫已畢，問起他所棄的幼弟，何由知

是假的，有什恁據。畢公子遂將鸞姨以男易女的事，細述一遍，說道：『此皆家奴喜祥經手做的事，後來原是此奴說出，所以治年

姪知其備細。只不知此兒是哪家的。』卞公道：『如今喜祥何在？待我喚他來問。』畢公子道：『此奴近日因盜了先君遺下的一尊

佛像，被治年姪追究了出來，現今送在捕衙羈候著。公祖年伯要他時，去提來就是。』卞公便問是何佛像，畢公子說出這尊佛像的

來歷。真個事有湊巧，原來他家的佛像，就是紀衍祚家那尊滲金的銅佛。當初吉福與容三當在呼延府中，卻是倪氏鸞姨把來供在內

室。後來嫁到畢東釐家，遂帶了這尊佛去。鸞姨死後，這尊佛在畢公子處。喜祥又要愉他到別處去利市，不想纔偷到手，卻被同輩

的家人知覺了，報知家主。畢公子大怒，即時追出佛像，把他送官究治，羈候發落。

　　當下畢公子說出緣故，卞公笑道：『原來這尊佛卻在足下處。』便也把前年審問銅佛的事說了。畢公子道：『治年姪正待把這

佛來納官助鑄。今承公祖年伯見諭，即當送來。』言罷，起身告辭而去。卞公即差人到捕衙，立提喜祥到來，與衍祚、望洪等一干

人同審。望洪一見了喜祥，驚得呆了。卞公喚過喜祥來問道：『你舊主人之子，何由假充了新主人之兒？』喜祥初時不肯說出，後

來動起刑法，只得招出紀望洪偷來同賣的緣由。卞公喝問望洪：『此事有的麼？』望洪料賴不過，只得招承。卞公大怒道：『你兩

人一個以兄賣弟，一個以奴賣主，滅叔之姪，背主之奴，情理難容！』便將望洪重責三十，喜祥重責五十。責畢，又問喜祥道：

『你既受小主母之託，暗地以男易女，後來為何又對公子說知？』喜祥道：『當初小主母原許小人重賞的，後來竟沒有賞。

　　小主母與先老爺又都死了，因便將此事說出，指望公子賞賜。』卞公笑道：『你這奴才，總是貪心無厭。』因又問道：『你小

主母把女兒寄在外邊，那女兒卻是畢老爺親生的小姐，可曾教公子取回麼？』喜祥道：『小主母所生小姐，寄養在腐店王小四家。

公子曾差個人去取，那王小四已遷往寧陵縣去了。

　　及自小人到寧陵縣尋著了他問時，不想那小姐已於一年前患病死了。』卞公道：『你這話還恐是假的。你舊主人的兒子可以盜

賣得，只怕新主母的女兒也被你盜賣了。你可從實說來，真個死也未死？』喜祥道：『其實死了，並非說謊。』卞公搖頭道：『難

以準信，待我明日拘喚王小四來面問。』說罷，命將喜祥與紀望洪俱收監，聽候復審定罪。衍祚叩謝出衙，只見畢思恆同陳仁甫都

在府前探望。衍祚對他述卞公審問的言語，說到王小四家寄女一事，只見畢思恆跌足失驚道：『這等說起來，我的女兒就是畢鄉宦

的小姐了！』衍祚聞言，驚問其故。思恆道：『實不相瞞，我這小女乃是螟蛉之女。我因往寧陵縣收買藥材，有個開腐店的王小

四，同著個人，也說姓畢，領著個女兒，說是那姓畢的所生，一向過繼在王小四處。今因她母親死了，她父親要賣她到別處去。我

見此女眉清目秀，故把十二兩銀子買回來的。』衍祚聽說，便道：『既如此，不消等王小四來問，只須親翁進去一對便明。』此時

卞公尚未退堂，衍祚同著思恆，上堂稟知此事。卞公隨即喚轉喜樣來質對。思恆一見喜祥，說道：『當初賣女的正是此人。據他說

姓畢，又說這女兒是他所生的。哪知他卻是畢家的奴子，盜賣主人的女兒！』

　　喜祥那時抵賴不過，卞公轉怒道：『惡奴兩番賣主，罪不容於死了！』喝令將喜祥再重打一百棍，立時斃之杖下。紀望洪問邊

遠充軍。發落已畢，至次日，畢公子拿著那尊銅沸，又來候見。卞公收了銅佛，請他入後堂來，對他說道：『令弟雖是假的，既為

令先尊所鍾愛，還該看尊人面上，善處纔是。如何輒便拋棄，太已甚了。令妹未死，卻輕信逆奴之言，任其私自盜賣，更不留心詳

察，恐於孝道有虧。今畢思恆收養令妹為女，恰好又與足下的假弟作配。弟雖是假，妹夫卻是真。可將銀三百兩送與令妹作妝奩，

以贖前過。』畢公子聽罷，逡巡慚謝，連聲應諾。辭了卞公，便具名帖到紀衍祚與畢思恆兩家去拜候，真個將銀三百兩送作妝奩。

人皆服卞公的明斷。正是：有兒既已明真偽，失女還能辨死生。

　　卞公既審了兩家兒女之事，卻將那尊滲金銅佛，喚銅匠容三來認，問他可是原佛。容三道：『正是原鑄的佛一尊。』卞公道：

『你前日說這尊佛熔化不得，今可當堂熔與我看。』容三依命，就堂安爐舉火，熔將起來。真個奇怪，恁你怎樣燒他，只是分毫不

動。卞公見了，咄咄稱奇，吩咐不消熔化了，且放過一邊。因對容三道：『佛便在此了，只是吉福尚未拿獲。據你招稱是吉福指

使，又被他分了一半銀子去，如今沒有對證，難以定案。』容三未及回言，只聽得府門外高聲叫屈，卞公喝問是誰？快拿進來。一

霎時，公差押著兩個人來跪於堂下，二人未及稟事，只見容三指著內中一人連聲喊道：『這個就是吉福。』原來吉福一向逃往虞城

縣，與陶良夫婦同住，改了姓名，投充了本縣差役。後竟自恃衙門情熟，白佔了陶良的妻子，趕逐陶良出去。陶良懷恨，料道在本

縣告他不過，等他奉差出外，在府城外伺侯著了他，結扭到府前來叫喊。當下卞公先推問偷佛一事，吉福一口招承。陶良又首他目

下強佔妻子，前日放他逃走，指引他妻子將假人命詐害主人，又拐去租米若干，種種罪狀。卞公把吉福打了五十，也問邊遠充軍。

陶良昔日同謀，今方出首，也打二十，問了徒罪。其妻官賣。容三罰役已久，只杖二十，免罪釋放。吉福去充軍，來到半路，棒瘡

發作，嗚呼死了。此亦是欺主之報。有一篇勸戒家奴的歌兒說得好：靠人家的，心腸休變。試問你頭頂誰的屋？口吃誰的飯？

　　主人自去納房稅，完田糧，你只白白地住，白白地啖，還要時常嗟怨。怨道沒什麼摸，沒什麼賺，獨不思『消災經』也須念一

念。怎的為公便懶，為私便劍有等沒良心的，貪求無厭。

　　投了興頭的鄉宦，便私紮囤，私詐人，十分大膽。假告示兒僉慣，假圖書兒用慣，到得事發難瞞，拚著一頓板，再去過別船。

　　若還靠了膏梁子弟，市井富翁，又看他不上眼，公然背叛。管店的將貨物偷，管當的把金珠換，管田的落租米，管屋的漏房

錢，買辦的無實價，收債的開虛欠。成交易，後手多，送人情，抽一半。及至主人有難，並不肯效些肝膽，反去做國賊，替別人通

線，趁匆忙把資財誆騙。直待骨髓吸乾，方纔樹倒猢猻散。

　　不知主人與你有什冤仇，這般樣將他謀算？如此傷天理，總為著貪，豈知頭上那亮亮的難遮掩。幾曾見會競錢的大叔發跡了多

年？幾曾見花手心的管家得免了災患？倒不如守著老實，學司馬的家奴，萬古流傳；行著好心，似阿季般義氣，千秋稱嘆。

　　閑話休提。且說卞公既發落了吉福等一起人犯，即令人請了這尊滲金銅怫，親自打轎，送到隆興寺裡來供養。此時隆興寺裡，

只有靜修和尚做住持，那講經的惠普和尚已不在寺中了。

　　因有人說他與尼姑五空有染，五空產病而死，惠普懼罪，不知逃往哪裡去了。正是：本謂五空空五蘊，誰知一孕竟難空。

　　只因惠普慈悲普，卻令尼姑沐惠風。

　　當下卞公到了寺中，靜修出來接見了。卞公指著那尊銅佛，對靜修道：『這尊佛熔化不得，想佛家有靈，要借此感化朝廷。

　　今可權供在此，待我具疏奏聞，候旨定奪。』靜修合掌稟道：『相公不消題疏。既有聖旨毀佛鑄錢，那佛像本是幻形，豈有銷

熔不得之理，待貧僧熔與相公看。』卞公聽說，將信將疑，即命左右安置爐火，看靜修熔佛。靜修令侍者將這尊佛放入爐內，一面

舉火，一面合掌宣偈道：佛本虛無，何有色相？假金固是假形，真金豈是真像？咄！

　　真真假假累翻多，從此捐除空礙障。

　　靜修宣偈方畢，只見那銅佛登時熔化已荊卞公十分嘆詫，因問道：『請問吾師，如何此像一向熔化不得，今日便熔了？』



　　靜修道：『向因真假未明，故留以為質。今日真假既明，不必更留形跡矣。』卞公點頭稱善。便教將熔下來的銅付錢局應用，

內中金子給還原主紀衍祚。吩咐畢，即打轎回衙。衍祚要將這金子捨與靜修，靜修辭謝道：『我出家人要金子何用？你只把這金去

做些好事，便勝如捨與老僧了。大凡佛心不可無，佛相不可著。只因你將金鑄佛，生出無數葛藤。自今以後，須知佛在心頭，不必

著相。』衍祚再拜領教。回到家中，果然把這金子去做了許多好事。後來紀望洪遇赦而歸，抱病身故，衍祚收埋了他的骸骨。

　　又養老了姪婦陳氏。還郎畢姻之後，連生二子，衍祚將一子承繼在望洪名下，使哥哥紀衍祀的宗祧不至斷絕。畢思恆亦將自己

一子承繼與嫂嫂單氏，報她不從亂命，一片貞心。又教單氏迎養陳仁甫于家中，終其天年。自此紀衍祚、畢思恆兩家，俱各子孫繁

盛，亦有貴顯者，此是後話。當時好事的，單把辨人辨佛之事，編成幾句道：於水驗人，於火驗佛。驗佛驗金，驗人驗血。驗血不

分，驗金不滅。佛有三尊，子唯一孽。究竟幻形，化在轉睫。存不終存，合豈終合。人相我相，總為虛設。眾生壽者，鏡花水月。

　　奈何世人，迷而不達。

　　看官聽說：人有定形，佛無定相。形是無形，無相是相。

　　認起真來，假難混真；看得假時，真亦是假。試看訟假兒，盜假兒，賣假兒，買假兒，棄假兒，與夫鑄金佛，怨金佛，偷金

佛，換金佛，首金佛，如是種種，總為貪心所使。究竟妒妾之妻，欺夫之妾，滅叔之姪，棄弟之兄，背主之奴，以至忽是忽非之乾

爺，忽親忽疏之遠族，倚勢取財之貴客，趨炎行詐之富翁，不守清規之僧尼，同謀分賄之佃戶工匠，枉使貪心，有何用處？不若不

貪的倒得便宜。詩云：『大風有遂，貪人敗類。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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